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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政治概念的解析入手，将政治概念分为广义政治和狭义政治，狭义政治又区分为

一般的狭义政治和反人道的狭义政治。认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与广义政治概念是完全一致的，

都是站在人类的终极关怀的高度追求完美的社会理想、追求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奥林匹克运动

就是一种广义政治。在奥林匹克运动中，应该将广义政治与狭义政治分开，将一般的狭义政治与

反人道的狭义政治分开，处理好奥林匹克运动与一般的狭义政治的关系，摆脱和超越反人道的狭

义政治，奥林匹克运动将会实现其崇高的政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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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section of political concepts in the Olympic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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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at the dissection of political concepts, the authors divided political concepts into general politics 

and special politics, divided special politics into common special politics and anti-humanistic special politics, con-

sidered that the tenet of the Olympic movement is completely consistent with the concept of general politics, i.e. 

pursuing perfect social ideals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ltimate care 

for mankind; the Olympic movement is a sort of general politics. In the Olympic movement, general politics should 

be separated from special politics, common special politics should be separated from anti-humanistic politic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Olympic movement and common special politics should be nicely dealt with, and 

anti-humanistic special politics should be got rid of and surpassed, so that the Olympic movement will realize its 

sublime politic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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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将奥林匹克运动与政治归结在一起的努力背

后是承认奥林匹克运动具有政治价值这样一个逻辑判

断。面对这样一个判断，也许将招致一部分人的批评，

因为奥林匹克运动追求的目标是脱离和超越政治，是

在把政治留在奥林匹克大门之外后，将奥林匹克运动

塑造成符合人类美好理想的完美事物，认定奥林匹克

具有政治价值不是违背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初衷了吗？ 

的确，奥林匹克运动对政治的拒绝从来都是坚定

的。《奥林匹克宪章》规定：“反对将体育运动和运动

员滥用于任何政治或商业目的”[1]11，“国家奥委会应保

持其自主性，抵制可能妨碍其遵守《奥林匹克宪章》

的任何压力，包括政治、宗教、经济上的压力”[1]49，

“国家奥委会必须审查各国单项体育协会推荐的参赛

者名单的有效性，并确保任何人没有因种族、宗教或

政治原因或其它形式的歧视被排除在外”[1]69。国际奥

委会新委员接纳仪式上，新委员宣读的誓言中有“我

将遵守道德条例，决不接受任何政治或商业影响，不

受任何种族或宗教考虑的左右，同一切形式的歧视作

斗争”[1]25 的内容。奥林匹克运动追求无政治性、无阶

级性，奥林匹克运动不是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 

但是，正如前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所感慨

的那样：“我在日常工作中遇到的麻烦，政治问题远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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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问题多得多。因为这个世界是政治家领导的而不

是体育家领导的。”[2]尽管国际奥委会一贯坚决地贯彻

《奥林匹克宪章》，坚持奥林匹克运动完全脱离政治的

原则，但它从来就没有摆脱过政治风云变幻的影响，

如 1972 年慕尼黑奥运会的巴勒斯坦恐怖组织袭击以

色列运动员和教练员事件、如 1976、1980、1984 三届

奥运会受到的较大规模的抵制等等。当然，奥林匹克

运动的不断前行、风起云涌的事实告诉我们，不管经

历多少风浪，奥林匹克运动也不会停止自己追求理想

的脚步，“……为奥林匹克思想举杯，这一思想像全能

的阳光，穿过许多年代的迷雾，并以令人喜悦的希望

之光，照亮 20 世纪的人类”[3]。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

创始人顾拜旦谱写的就是这样的史诗。 

 

1  奥林匹克运动与政治 
我们遇到这样一个事实：奥林匹克运动追求的是

脱离与超越政治，但奥林匹克运动在实践上从来没有

摆脱过政治纠缠。我们能否更换一个角度、变换另一

种思维：纠缠于奥林匹克运动的政治就是政治的概念

本意和全部内涵吗？追求奥林匹克运动理想的过程

中，非得将政治视作洪水猛兽，与其分道扬镳吗？ 

1.1  政治的概念 

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中国儒学的先哲

孔子都将政治等同于或归结为伦理道德，认为政治的

最高目的是为了使人和社会达到最高的道德境界。古

希腊的政治是追求完美社会理想过程中人类社会对各

种生产活动和人际关系实行控制与调节的最为基本、

最为宏观的系统。我国《尚书》中“道洽政治，泽润

生民[4]”意指是从民生出发，以“道”为标准，进行政

治；《君王论》的作者马基雅维里和《韩非子》则把政

治视为“权术”、“统治术”，认为政治是为争夺权力和

施展谋略、玩弄权术的活动；《国家学概论》的作者、

纯粹法学派的鼻祖凯尔森认为政治是立法和执法的过

程，政治的主要现象——国家是法律的产物，因为国

家是为了制定和执行法律而设置的；“三民主义”的创

始人孙中山先生把政治看作是“管理众人之事”，即管

理公共事务的活动；《现代汉语词典》上的表述为“政

治就是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内政及国际关

系方面的活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它产生于一

定的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同时极大地影响

经济的发展”[5]。 

根据以上概念界定的的罗列，我们可以进行这样

一种区分：政治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范畴

的政治是站在全人类的终极关怀的高度，追求的是完

美的社会理想，其终极目标是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

而带有历史时代特征的、阶级性的、地缘性的、意识

形态色彩的政治是狭义的政治，是阶级政治或国家政

治。在狭义政治中，遵循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由于

历史的限制，带有浓重的统治阶级或意识形态色彩的，

称为一般的狭义政治，而那些违背人类理性，有悖于

人类文明的狭义政治，如希特勒的“纳粹”，称为反人

道的狭义政治。这样区分之后，谈到政治，在认识论

上首先必须考虑指向的政治范畴是什么，是广义政治，

还是狭义政治，是哪种狭义政治。 

1.2  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 

奥林匹克宗旨代表了奥林匹克运动的理念，《奥林

匹克宪章》中关于奥林匹克宗旨的表述是这样的：“奥

林匹克的宗旨是使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以

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的社会”[1]8，“通过

开展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并按照奥林匹克精神——以

互相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比赛精神的体育活动来

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而更美好的世界做出

贡献”[1]9。这一宗旨具有 3 方面的内容：一是奥林匹

克运动试图筑起沟通各国人民之间联系的桥梁，增进

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的互相了解，促进世

界和平，减少战争威胁；二是奥林匹克运动试图以富

有人文精神的体育运动作为实现自己宗旨的途径，在

世界各国青年间建立起友谊的纽带；三是奥林匹克运

动的目的并不仅限于促进这一运动的参与者个人的发

展与完善，还要承担起更大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这就是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从

而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将体育运动的作用提高到不

仅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且与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

明确地将体育运动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力量，并有意

识地将这种力量应用到这样广阔的范围，应该说是奥

林匹克运动的一大创举。 

1.3  奥林匹克运动是一种广义范畴的政治 

从政治概念的解析和奥林匹克运动宗旨基本内涵

的理解中，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奥林匹克运动与政

治的关系： 

奥林匹克运动宗旨的表述与广义政治概念的表述

是一样的，奥林匹克运动的价值取向与广义政治的目

的指向也是完全一致的，两者殊途同归，都是为了人

类社会的和谐发展。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奥林匹克

主义、奥林匹克精神、奥林匹克理想等理论组成的体

系，表述的是建立美好社会秩序、实现美好社会理想、

促进人类社会向真善美方向发展的理想。所以，奥林

匹克运动在理论上是一种广义的政治思想，或者说，

奥林匹克运动就是一种广义的政治。在实践上，奥林

匹克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实现自己宗旨的努力，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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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事实证明，奥林匹克运动解决了

许多从人类和平、社会和谐出发应该解决，而政治无

法解决的困难。 

在人类社会的各种历史文化形态中，由于历史发

展的限制，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理念不同，出现了各

种各样的狭义政治思想，狭义政治以其巨大的力量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规定和制约着社会各种文化形态的

发展。一般的狭义政治尽管带有明显的阶级性、地缘

性、意识形态色彩，但遵循历史发展规律。当一些狭

义政治走上反人道的、有悖于人类文明发展的道路时，

各种社会文化形态的表现形式也就走向了另一个极

端。奥林匹克运动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态，不会也不

可能成为一种独立存在，现代奥林匹克历史上的许多

事件，应该都是这种反人道的狭义政治对奥林匹克的

扭曲，是将某些违背人类社会理想、违背人性的狭义

政治强加于奥林匹克身上的结果，在这些事件中，奥

林匹克运动成为了反人道的狭义政治的工具，亵渎了

神圣的奥林匹克运动。 

奥林匹克运动与政治，不是一个理想与现实冲突

的课题，奥林匹克运动就是一种广义范畴的政治。奥

林匹克运动需要处理好的是与带有明显的历史时代特

征、阶级性、地缘性、意识形态色彩的狭义政治的关

系，求同存异、沟通融合，奥林匹克运动需要摆脱和

超越的是反人道的狭义政治。奥林匹克运动的终极功

能是服务于人本的，政治之于奥林匹克运动，如果认

为是洪水猛兽，那是停留在反人道的狭义政治理解上

导致的。我们没有必要将奥林匹克运动与政治分开，

我们只要将广义政治与狭义政治分开，将一般的狭义

政治与反人道的狭义政治分开，完全可以在奥林匹克

运动中给予政治“准入”并实现其本身具有的崇高的

政治价值，即实现其建立和谐发展和日臻完善的人类

社会的初衷。前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仑戴奇先生曾提出

“将政治关在体育大门之外”的观点，但最后却得出

了“体育不是政治，却是最大的政治”的结论，也许

就是对政治概念问题深思后的感悟。 

随着历史的发展，一般狭义政治的时代特征、阶

级性、地缘性、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化，人类社会发

展观越来越趋同，因此，伴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

和世界范围内的文明程度、约束机制的建立完善，不

应该也不可能将奥林匹克运动演变为某些违背人类社

会理想与道德生活的狭义政治的工具，更多的是站在

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努力为奥林匹克运动提供发挥

其创造人类和谐完善的生活功能和作用的环境。人类

需要奥林匹克，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需要奥林匹克，

因为奥林匹克有其自身的广义政治上的崇高的政治价

值。那么，奥林匹克到底有什么政治价值呢？ 

 

2  奥林匹克运动的光荣与梦想 

2.1  人类的健康 

人的健康水平的提高是人类的永恒的诉求，是人

类共同的理想，一个和谐美好和日臻完善的社会，需

要人民的健康水平的提高。奥林匹克运动能够促进人

的健康水平的提高，这是勿须赘言的。关心、重视奥

林匹克运动，就是一种重视人民健康水平提高的表现，

根本上是符合政治利益和人类发展的需要的。所以，

体育与健康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任何一个国家和政

府的主要施政内容之一，奥林匹克运动也肯定是采取

积极提倡、大力支持的态度。 

2.2  青少年教育 

人类社会的进步就是科技与文明的进步，而科技

与文明进步的根源在于教育。奥林匹克主义以教育为

核心。“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综合协调发展的思想，是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最闪光的教育思想。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顾拜旦就是欧洲工业

革命后，为解决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人的身心

异化现象，而提出了奥林匹克这一教育改良方案。他

希望通过奥林匹克运动这一特殊的教育手段教育全世

界的青少年和民众，沿着由个体到社会的顺序构建奥

林匹克理想，最终使个人得到全面发展，进而扩展到

社会，实现改造社会、建立美好世界的宏愿。他提倡

人人享有普遍的体育教育，培养其勇敢及大度的性格，

展示美学和文学的才能，使之成为民族发展和家庭幸

福繁荣的动力。他的基本目的不是用奥林匹克运动去

推行竞技体育，而是把竞技运动纳入教育。国际奥委

会前任主席萨马兰奇提出：“在《奥林匹克宪章》中，

奥林匹克主义被定义为一种崇尚个人精神升华的哲

学。因此，奥林匹克主义除了具有体育方面的涵义，

也包括了文化和教育的意义。我们可以说，奥林匹克

主义是为了创造一种生活方式，它通过个人拼搏、榜

样的示范与尊重人类的普遍伦理原则给人以快乐”[6]。 

随着奥林匹克运动的开展，奥林匹克教育的内涵

也不断地充实和延伸。运动员特别是运动明星身上的

个体道德教育成果，如形成的“竞技修养”、敬业形象、

个体理性的道德生活的实践过程，可以“修其身而平

天下”，在能动地创造其自身对社会的更大价值的同

时，将消除为数甚多的爱好者群体对社会生活某些方

面的可能存在的消极评价，特别是对处于特定生理心

理年龄阶段的青少年，这种影响和作用尤其明显，这

也可能是为什么许多国家将体育与青年两个政府职能

部门合在一起并将杰出的体育明星归入“青少年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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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原因。伦敦就是高举奥林匹克教育大旗而获得

2012 年奥运会的举办权的。 

2.3  攻击性宣泄 

与达尔文齐名的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当代生物

社会学创始人威尔逊认为，攻击性、宗教性和利他主

义是人类最为特殊的文化现象；另外一个极富盛名的

奥地利学者、动物行为学的主要奠基人洛伦兹则把与

战争、竞技体育有极为密切关系的人类攻击性狂视作

人类与生俱来的永恒特征，并认为在当今文明社会中，

这种与生俱来的攻击性必须通过竞技体育的方式才得

以发泄出去，从而使社会增加稳定性、安全性，减少

骚乱和冲突。 

以奥林匹克运动会为标志的国际体育活动能够释

放这种先天的攻击性。国际体育赛事，一方面促进不

同国家、种族间人与人的认识，促进人们为共同的利

益奋斗和团结，另一方面为人类和国家的战斗热情提

供了发泄的途径。运动员背负着责任、并在种种规范

的控制下发泄自己的攻击性和侵略行为，是和平年代

的战争，人们发泄了狂热，但不因此而增加仇恨。从

这个意义上说，人们也许可以乐观地认为，在今天全

球化的背景下，尽管奥林匹克运动不可能从根本上解

决国家、种族间历史积怨和政治冲突问题，但在一定

程度上能够减少人类的战争威胁。奥林匹克运动具有

转移战争的作用，它带给人类的是更多的和平的希望，

这也是顾拜旦先生的“奥林匹克休战”的初衷。 

2.4  政府执政能力 

政府执政能力是任何一个政体下的执政者或者执

政集团能否延续执政的关键所在。在现代化、全球化

的今天，所谓的执政理念已经没有了任何神秘色彩，

执政的终极目标是否符合人类共同理想是唯一衡量的

标尺，正因为这样，奥林匹克运动因其自身独有的功

能而突出地展现在政治舞台上。同时，奥林匹克运动

推崇的“谋求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相融合，创造一

种以奋斗为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作用并尊重基本

公德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1]8 的价值观念，帮助政

府给出了社会生活是怎样和应该怎样运转的特定阐

释，成为社会成员个体社会化的一条重要渠道。 

2.5  国际政治难题 

体育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国际事务处理的重要手

段。主教约翰·保罗二世 1979 年说过：“(基督)教堂

赞同和鼓励运动，因为它是……一项建立在尊重他人

基础上的社会关系训练……也是一个在国际层面上促

进友好关系的社会凝聚要素。”[7] 

在当代国际政治关系史上，奥林匹克运动往往成

为结束许多长期难以解决或突发的国际政治问题的先

导：中美外交的坚冰以“乒乓外交”实现突破，带来

了世界的稳定，小球转动了大球；“奥林匹克模式”解

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台湾参加奥林匹克运动的

资格问题，也为中国香港和澳门资格问题的解决奠定

了基础；南非以重新回到奥林匹克大家庭为标志，来

表明自己抛弃种族隔离政策，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2000 年悉尼奥运会上，韩国和朝鲜共同举着朝鲜半岛

的旗帜携手入场，同时，朝鲜南北双方以探讨共同组

队参加奥运会的可能性为契机，开始了直接对话；联

合国因为前南斯拉夫的内战而禁止其参加一切国际活

动，国际奥委会坚持奥林匹克运动的运动员非政治化

原则，采取了允许前南斯拉夫运动员以个人名义参加

1992 年巴塞罗纳奥运会的办法；1993 年经 184 个国家

奥委会联合签署，国际奥委会向联合国提交了奥林匹

克休战议案，在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的支持下，

1993 年 10 月 25 日出席联合国第 48 次大会的 121 个

国家一致通过了该提案，要求联合国各成员国在每届

奥运会开幕和闭幕前后 1 个星期，根据国际奥委会的

要求遵守奥林匹克休战。 

 

奥林匹克运动与政治并不是理想与现实强烈冲突

的悖论，认识和理解政治概念的全部内涵，就能帮助

我们在奥林匹克运动中处理好与广义的政治、狭义的

政治的关系、处理好与一般狭义政治、反人道的狭义

政治的关系，实现奥林匹克运动在人类的健康、青少

年教育、攻击性宣泄、政府执政能力、国际政治难题

等方面具有的崇高的政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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